
芝罘岛西口是优良渔港，阳
面海湾水深浪缓，各类鱼群从岛
后绕进海湾，春秋两季来此产
卵。按当地渔民说法：“俺西口
海湾的鱼厚！”意思是鱼多。夜
间月光下，海面一片鳞光闪烁
着，乘小舢舨线钓，就会有不少
收获。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
到西口体验生活，分享了诸多渔
趣！渔民对其名称，只取关键一
个动词即可，如“甩、拖、接、钓、
挂”等。

甩鲅鱼。驾乘舢舨，两人操
作，船尾一人摇橹前行，船头一
人站着甩钩。鱼钩细长，在根部
铸有一方型小铅板，近百米长的
尼龙鱼线。鱼钩上拴有一条白
布。站立船头的渔民多是小青
年，手执线头，望着鱼群窸窸窣
窣赶来，排头一条大鱼，打着挺
儿，蹦出水面。此时，渔民甩手
将鱼线猛摇几个圈儿，用力甩向
鲅鱼群的前头，“排头兵”大鲅
鱼，看见鱼钩前的小白布条，认
为是一条小鱼，一口咬上，此时
渔民迅速收线，上钩的必是一条
足有七八斤重的大鲅鱼，在舢舨
舱里挣扎着。一潮可甩钓四五
条亮铮铮的大鲅鱼，喜煞人也！

拖刀鱼。仍是驾乘小舢舨，
两人操作。一人摇橹前行，一
人坐在船头，两手各执一根鱼
线，线头拴上鱼钩及白布条，甩
在水中，两手不断抖动。一会
儿稍大的刀鱼就会上钩。一旦
上钩，手感明显，必须迅速收
线，拖上来的刀鱼银光闪烁，甚
至还咕咕叫着！

钓海鲋。涨潮时，在西口西
嘴的小坝上支几把鱼竿，鱼钩上
挂好鱼饵，如果遇上小群海鲋，
收竿紧忙活，上钩的海鲋一个接
一个，个把小时小篓就钓满了。

接燕鱼。薄雾朦胧的天气，
燕鱼成群在海湾洄游。小舢舨
在薄雾中穿行，飞出水面的燕
鱼，竟能落进船舱，渔民摇着橹，
接鱼即可，穿行半天，也会接燕
鱼五六条，中午烹调鱼鲜，配上
小酒一大乐事！

挂海螺网。将空壳的大海
螺穿成一串，挂在海带架下，八
带蛸会拱进海螺的空壳里面寄
居产卵，渔民会按时将一串串海
螺提上来，用丁字型小钩旋进空
壳，把八带蛸钩上来，放进带盖
的大桶里，防止爬出来，每次收
获非常可观。

浪港渔场西口湾，渔歌荡
漾，生生不息，在我脑海中留下
美好的记忆。

如今西口的渔民们都搬迁
到北山崭新的楼宇里，西口原址
有待全新开发，未来我们将看到
芝罘岛西口日新月异的蝶变！

我村招远市高家庄子村，村北是一片
防护林，用于阻挡北面大海吹来的风沙。
林间的空地被辟为本村的墓地，村民去世
后，大多埋在那里。墓地外侧，有一座孤零
零的坟立在那里，墓碑也是很平常的那
种。以往我去上坟，来去匆匆，从未仔细端
详过。今年寒衣节，我走上前细看那墓碑，
发现它有许多特殊之处。

碑的正面中间，刻有“共产党员”四个大
字，下面是人名“徐曰义”。这种样式的墓
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位普通的村民死
后为何在墓碑上冠以“共产党员”四个字？

碑的后面是徐曰义的生平简历。他生
于1929年，1955年1月入党，先后任村团
支部书记、村治安副主任、民兵副连长等
职，为村集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细看碑
文字迹，我觉得很像我父亲的手笔，一打
听，果真是我父亲写的。当时我父亲任村
主管会计，待人和善厚道。他觉得徐曰义
的事迹很突出，就很认真地为徐曰义写了
碑文。“共产党员”四个大字立在正中，也是
经本村党支部和村委会集体讨论决定的。

我家和徐曰义的家在一条街上，我家
住村东头，他家住街中，都是门口朝北的青
石阶高门楼的四合院。上世纪70年代初，
我刚记事，一个冬天的下午，全村响起急促
的敲盆声、敲水桶声。原来，第二生产队饲
养牲畜的草料垛着火了！火势很猛，黑烟
滚滚，很远就能望见，人们纷纷取水灭火。
待大火基本扑灭时，我才到近前。只见一
个黑不溜秋的人，躬着腰半立在火场附近
的墙角，两眼直直地睁着，浑身上下全是焦
煳的，一身棉衣棉裤也被水浸湿，完全是一
副出过力后虚脱的样子。听大人们说，他
就是徐曰义，扑灭大火多亏了他。是他爬
到草垛的顶部，又是用铁锹拍打，又是接过
人们递过来的水桶泼向火苗，否则整个草
垛就烧光了，牲畜一冬天的饲料也就没了
着落。

平时徐曰义经常从我家门口路过，态
度和蔼可亲，对长辈嘘寒问暖，对小辈也常
爱开玩笑，周围邻居都喜欢他。我们这些
小孩经常在他家高台阶上玩耍，有时也跑
到他家院子里。院内虽青石铺地，方正开
阔，但久失打理，略显沧桑。我们嬉笑打
闹，他从不反感，还常给我们讲个小笑话。

徐曰义是我村大家族的后裔，其先祖
曾被朝廷授予五品武官，家里曾经骡马成
群、家财丰厚。听祖母讲，他家门口常年拴
着一头大骡子，性情暴躁，除了他家人，谁
也摸不得。后来他们家道中落，只剩下孤
儿寡母相依为命。徐曰义年轻时，积极追
求进步，性格豪爽，仗义疏财，有求必应。
村集体时，只要有需要，他把家里有的全部
奉献出来，不计得失。村里修水库时，他光
着膀子推小车，被选为村里的民兵排长。
只是他好喝酒，吹牛皮、讲故事，村里人就
给他起了个外号“八卦曰义”，说他说话没
谱，无边无际，漫天刷浆。但他急公好义，
乐于助人，不求回报却是公认的。即使后
期生活潦倒了，他也从不占公家和他人的
一点便宜，这可能跟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
庭教育有关。

徐曰义老了，身体越来越不行，村里考
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就将他安排进辛庄镇
敬老院。他卒于1995年，享寿66岁，党龄
40年整。

谁对集体做出多少贡献，老百姓心中
都有一杆秤。虽然徐曰义的坟墓孤零零地
立在墓区的最外头，他也无儿无女，但时常
有人在他墓前燃一炷香、烧几张纸。

我的家乡是莱州市城港路街道
连郭庄村，现有500多户人家。我村
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明朝洪武二年
建村，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我
村也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村
庄，1940年就有村民加入中国共产
党，1944年建立第一个村党支部，在
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成立了青抗
先、妇救会、儿童团，开展了许多对敌
斗争的工作。

我村早期有私塾三处，后来又建
立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完全
小学。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能受
到三年级以上的教育，会写家信，会
打算盘，全村有 30 多名中小学教
师。过去，十五六岁的男孩子大部分
都托亲靠友去闯关东或去内地其他
大城市，学习了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经营理念，带回村里，破旧立新，打
破了固步自封的封建模式，发展了生
产和经济。这些就是我们村民的基
本素质和底气。

我的街坊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在
战争年代，参军、支前、破袭（就是在
夜间把烟潍公路的桥梁拆除，把路面
挖断，以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拥
军优属、募捐……样样工作都做在
前。新中国成立后，对春节期间的文
娱活动，街坊们的积极性特别高。四
五十人的秧歌队，自带干粮、自备服
装道具，义务到各村去演出近一个
月。一是为了全村的荣誉，二是为了
多换些戏曲来我村演出，让老百姓多
看些节目。那个年代，春节期间各村
互相去演出是一种礼尚往来，相当于
拜年的礼仪，各村都乐于此事。

俺村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制度，凡
发生灾情、盗贼等危难之事，以铜锣
或钟声为号，街坊们定会出来帮忙
的。1950年4月的一天夜里，孙大爷
居住的三间草房失火了。东邻的孙
大伯发现后，赶紧起床爬进西庙墙
内，敲响了钟楼的大铁钟。嗡嗡的大
铁钟的声音就是命令，附近二三十户
的男人闻声冲出家门，有的用水桶提
水，有的拿着铁锹、爪钩等工具。水
井的主人扛来了辘轳，从井里提水。
有些妇女也用洗脸盆端着水来救
火。祥三叔最有经验，他站在梯子上
指挥，先让东邻的孙大妈把浸湿的棉
被盖在自家的屋顶上，并不断地往上
浇水，免得火势蔓延到她的房子；又
指挥几个男子用爪钩、铁锹砸开屋
顶，这样才能看清火源，灌水才有效
果。经过二三十人两个多小时的忙
碌，火灭了，保住了东头一间房子。
邻居们都来安慰孙大爷，让他放心，
重建住房的事包在邻居们的身上。
接着，大家有工的出工，有料的出料，
有钱的帮钱，不到半个月，三间瓦屋
就建成了。经过此次变故，街坊邻居
之间更亲密了。此事进一步验证了

“八百买宅，千金买邻”“邻居好，赛金
宝”的至理名言。

1980年正月初四的凌晨，我的
母亲突发脑溢血，手脚不会动，我和
爱人着了急。我赶紧去叫西邻的昌
三叔，让他去请赤脚医生，又叫来了
北邻的寿大婶和东邻的斋大婶。赤
脚医生来了，说得赶快送医院。当时

村里没有汽车，昌三叔去叫拖拉机
手，拖拉机手立马烧水，因为冬季为
防冻，晚上把水箱的水放净了，开拖
拉机时需要烧热水重新灌进水箱。
等拖拉机开过来时，母亲已经去世
了。两位邻居婶婶帮忙给母亲换好
了衣服，让母亲整齐安详地睡去。这
件事，我至今牢记在心，对邻居们感
恩不尽。

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大小事情都
有街坊邻居们帮忙，这是我们村的光
荣传统。

譬如生小孩，这是每个家庭添丁
的大喜事，邻居们都会来道贺的，有
的人送鸡蛋，有的人送小米，有的人
送小衣服，有的人送红糖等补品，你
进我出，喜气盈门。喜主也在小孩过
三日、过六日、过百岁时，给邻居们回
礼，送面条、红皮鸡蛋、面塑百岁子
等，礼轻友情重，图的是皆大欢喜，热
热闹闹。

有的人家盖房子，也是大喜
事，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们都会来帮工
或者帮料。我家1971年盖新房，就
有28位街坊邻居总共帮工127个。
你看，邻里之间的感情多么深。很
遗憾，我至今也没还清人家的这份
人情。

农忙时，你帮我做地里的活，我
帮你做场上的活。邻居家如有做面
食、做棉衣、做棉被、做嫁衣等活，妇
女们总会互相帮忙的。其他还有许
多零星活，如维修、照看门户、临时带
孩子等，邻居们之间都会互相帮忙。

农闲时，妇女们坐在炕头上掐草
帽辫、织绦子、纳鞋底，边做活边拉
呱，说说笑笑。大家互通有无，互赠
物品，细水长流，增加感情。这里说
的互赠物品，都不是贵重物品，而是
一些很平常不起眼的东西。比如，不
论什么水果或者农副产品，只要刚收
获下来，主人就会给邻居送点去尝个
鲜，如红枣、石榴、葵花头、地瓜、芋
头、花生果等。有的人家会做豆酱，
做好后，也会给邻居送一碗去品尝。
端午节的粽子、辞灶节的年糕，也会
送人的。物品虽轻微，友情重千金。

有的人家院落宽大，植有丝瓜、
吊瓜、葫芦，成熟后也会摘下来送给
邻居。爱养花的人家则把迎春、凤仙
花、四季梅等送给邻居，往往都是互
相交换，你给我这盆，我给你那盆。
如果看中人家的什么花，也可以直接
要种子或分株，主人会欣然答应的。
还有不少人家的孩子们喜欢小鸡、小
猫、小狗之类的小动物，邻居们也会
相互赠送，让孩子们也学会团结互
助。我母亲还会在炕头上人工孵小
鸡，会应约送给邻家的小女孩。那小
女孩如获珍宝，一会儿送些小米来喂
小鸡，一会儿送两个鸡蛋来让母亲再
给她孵两只小鸡。这些都是乡里乡
亲的平常小事，但是都饱含着浓浓的
乡情。

故乡是我的根，是我的魂。虽然
我已离开家乡40多年了，但家乡的
村容村貌、街坊邻居们熟悉的声音和
慈祥的面容，经常萦绕在我的脑海
中。若不是年事已高，我真想回去与
老街坊邻居们再聚若干年。

西口渔趣
郁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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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座
特殊的墓碑
徐言起

往事如昨

我的老街坊邻居们
孙景璞


